
開放文學  -- 風花雪月  -- 鼓掌絕塵
第五回  難遮掩識破巧機關　怎提防漏泄春消息

　　詩： 　　聰明儒雅秀衣郎，遂有才名重四方。
　　筆下生花還出類，胸中吐秀迥尋常。

　　風流盡可方陶謝，瀟灑猶能匹駱王。

　　當道諸君咸折節，羨他出口便成章。 
　　不多一會兒，杜開先把長春四景寫將出來，送與韓相國。相國接來看了一看，笑道：「老夫年邁，近日來兩目有些微盲，這些

稿兒，一時看來不甚仔細。請公子口授一遍，待老夫恭聽何如？」杜開先道：「再容小姪另謄一個清稿，送上老伯細審就是。」相

國搖手道：「這也不敢過勞，到是求念一遍的好。只是四景的題目，先要請教一個明白。」杜開先道：「這四景，小姪就將四季應

時開的花上發揮，春以碧桃為題，夏以菡萏為題，秋以丹桂為題，冬以玉梅為題。但借其四時佳景，以祝長春耳。」韓相國呵呵大

笑道：「妙得極，妙得極！若無四時佳景，將何以祝長春？好一篇大段道理！老夫雖然不敏，還求垂教。」杜開先便道：「老伯在

上，容小姪道來： 
　　第一首　春景詠碧桃 
　　本來原自出仙家，滿樹胭脂若曉霞。

　　可愛奇英能出眾，迎風笑盡萬千花。 
　　第二首　夏景詠菡萏 
　　竊窕紅妝出水新，周圍綠葉謹隨身。

　　香清色媚常如此，蝶亂蜂忙不敢親。 
　　第三首　秋景詠丹桂 
　　一枝丹桂老岩阿，歷盡風霜總不磨。

　　自是月宮分跡後，算來千萬億年多。 
　　第四首　冬景詠玉梅 
　　玉骨冰肌不染塵，孤芳獨立愈精神。

　　論交耐久惟松竹，贏得奇香又絕倫。」 
　　韓相國道：「好詩，好詩！首首包含壽意，聯聯映帶長春。令人聆之，頓覺驚奇駭異，非公子捷才，焉能立就！老夫肉眼凡

睛，不識荊山良璞，南國精金，誠為歉愧。」杜開先道：「小姪姿凡質陋，不過竊古人之糟粕，勉承尊命，潦草塞責而已。何勞老

伯過稱！」韓相國道：「太言重了。老夫雖然忝居鄉邑，爭奈年來衰朽，一應賓朋，懶於交接，所以令尊翁也不克時常領教。幸得

今日與公子接談半瞬，頓使聾聵復開。不識某何修而得此也。」言未了，那院子忙來稟道：「請杜相公與老爺前廳午飯。」韓相國

吩咐道：「杜相公既在愛中，便脫灑些何妨，就撤到這裡來吧。」院子便去收拾，攜至房中。韓相國遂陪杜開先吃了午飯，再把桌

兒掇到中間，對著杜開先道：「老夫執硯侍旁，就請公子信手一揮。」杜開先欠身道：「如此丑詩，須待名筆，方可遮飾一二。小

姪年輕德薄，何能當此重任耶？」相國笑道：「既承佳作，深荷美情，公子若非親筆，不惟見棄老夫，抑亦見薄於袁君也。」杜開

先不敢再卻，便把壽軸展開，將前四景一一寫上。韓相國見了，連聲稱贊道：「公子詩才竟與李、杜齊名，字法又與蘇、黃並美。

這正是翰林尊又得翰林子也，豈不可羨！」杜開先道：「老伯大諱，就待小姪一筆寫下何如？」韓相國笑道：「這是公子所題，如

何倒把老夫出名？決定要將公子尊諱寫在上面。」杜開先道：「小姪年幼，恐冒突犯上，明日難免諸長者褒談矣。」韓相國笑道：

「公子說那裡話？不是老夫面譽，這巴陵郡中除卻公子，還有那個可與齊驅？請勿過謙，足徵至愛。」杜開先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小

姪太斗膽了。」韓相國道：「不敢。」杜開先遂拈筆向後寫了一行，道：「通家眷晚生杜萼頓首拜題。」韓相國道：「老夫見了公

子尊諱，卻又省得起來，昨送來原題紈扇，可曾收下麼？」杜開先假問道：「小姪已收下了。正要請問老伯，那柄紈扇，卻是從那

裡得來？」韓相國道：「那柄扇子，敢是公子贈與那位相知的？前元宵夜，想則是我府中看跳大頭和尚，因此偶然掉下。不期到被

恰才出來相陪公子的蕙姿偶然拾得，將來送與老夫。老夫因見上面寫的卻是尊諱，故就轉送將來，收為聘物。」杜開先聽說，方才

曉得那扇上後寫這首詩兒，卻是相國不知道的，遂俯首沉思，便無回答。韓相國又問：「公子芳齡秀異，獨步奇才，真道是天挺人

豪。但不知曾完娶否？杜開先道：「不瞞老伯說，小姪婚事，尚未有期。」韓相國笑道：「公子莫非戲言？難道宦族人家，豈有不

早完婚娶的麼？」杜開先道：「果然未有。」韓相國道：「敢是令尊翁別有甚麼異見？依老夫想起來，結親只要門楣相等就好。聞

得袁少伯有一小姐，年方及笄，也未議婚。不若待老夫執伐，就招公子做一個坦腹佳賓。郎才女貌，其實相稱。不識意下如何？」

杜開先道：「少伯小姐，千金貴體，小姪一個寒儒，誠恐福薄緣慳，徒切射屏之念耳。」韓相國道：「這都在老夫身上。還有一事

請問公子，今歲卻在那裡藏修？」杜開先道：「小姪今年在鳳凰山清霞觀裡。」韓相國道：「原來在那個所在。公子你卻不知那鳳

凰山的好處，原是一脈真龍，所以巴陵城中，每隔三四科，便出鼎甲，俱從那裡風水蔭來。只是一件，那個所在雖然幽靜，爭奈往

來不便了些。公子不棄，老夫這後面有一所百花軒，就通在西街同春巷裡，內中有花軒兩座，盡可做得幾間書房。意欲相留在此，

使老夫早晚也可領教，未卜可否？」杜開先道：「深承老伯見愛，敢不唯命是從。只因康公子今與小姪同在清霞觀中肄業，卻不好

拋撇他。如之奈何？」韓相國道：「莫非是康司牧公的公子麼？」杜開先道：「正是。」韓相國呵呵笑道：「公子，那康司牧公向

年與老夫同寮的時節，相交最契，至今尚然通家來往。既是他的令郎，這有何難，明日一同請來，與公子同在這裡就是。」杜開先

起身揖道：「小姪就此告辭回去，與家尊商議，容覆台命便了。」韓相國一把留住道：「說那裡話，我有鬥日酒，藏之久矣。今得

公子光臨，正欲取將出來，慢慢暢飲一杯，敘談少頃。何故亟於欲去，見卻乃爾？」杜開先畢竟不肯久坐，再四謝辭。韓相國便不

敢強留，只得起身送別出門。有詩為證： 
　　相國憐才議款留，百花軒下可藏修。

　　倘能不負東君意，勤向窗前誦不休。 
　　說這韓蕙姿，得了杜公子所贈的這半幅花箋，悄悄進房，展開攤在桌上，呆呆看個不了。原來花箋上寫的，卻是幾句啞謎兒。

這杜開先到底錯了念頭，把個蕙姿只管認做了玉姿，所以方才寫那幾句，分明要他解悟的意思，那裡曉得他不甚解悟得出的。坐了

一會，免不得攜了，依舊走到妹子房中。玉姿見姐姐走到，連忙站起身來，把笑臉兒迎著道：「姐姐，老爺方才喚你出去代陪那杜

公子，他可曾提起昨日送去的那把紉扇麼？」蕙姿道：「妹子，不要說起。那杜公子雖是個年少書生，一發真誠篤實得緊。我姐姐

陪了他半日，並無一言相問，倒蒙他贈我半幅花箋在這裡，上面題著幾句詩兒。因此特地攜來，與妹子看看。」這蕙姿那裡省得上

面這幾句是謎兒，就隨手遞與妹子。你看玉姿通得些文理，畢竟是個聰明的女子，接將過來，看了一看，便省得是一首詩謎，暗想

道：「這敢是杜公子與他有甚麼私約了。不免再把一句話兒試他一試，看他怎麼回我。」便對蕙姿道：「姐姐，這首詩上明明說你

贈了他甚麼東西的意思。」蕙姿那裡知道，妹子是試他的說話，點頭笑道：「妹子，果然你好聰明，也不瞞你說，我已把那股金鳳

釵，贈與杜公子了。」玉姿聽說了這一句，卻便兜上心來，就把那箋上句兒，暗暗的看了幾遍，牢記心頭。蕙姿怎知妹子先下了一

個心腹，兀自道：「妹子，倘是老爺問起那股釵兒時節，怎麼回答？」玉姿微笑道：「這有何難，就說是姐姐送與一個姐夫了。」

蕙姿道：「妹子，女兒家不要說這樣話。我和你姊妹們雖是取笑，若是老爺聽見，眼見得前日那把紈扇是個執證了。」玉姿道：



「姐姐言之有理。卻有一說，老爺是個多疑的人，設使偶然問起，你道將些甚麼話兒答應？如今到把妹子這股與姐姐戴著，待妹子

依舊取出那股舊的來戴了吧。」蕙姿連忙回笑道：「妹子既有這樣好情，只把那股舊釵兒，借與姐姐戴一戴就是。」玉姿道：「姐

姐，你不知道。我妹子還好躲得一步懶兒，你卻是老爺時刻少你不得，要在身邊走動的。明日倘被看出些兒破綻，反為不美。」蕙

姿道：「妹子所言極是。只是我姐姐戴了你的，於心有愧。」玉姿笑道：「姐姐說那裡話，我和你姊妹們那一件事不好通融，日後

姐姐若有些好處，須看這股釵兒分上，也替妹子通融些兒便了。」蕙姿也笑了一聲。玉姿便向頭上拔了那只鳳釵，先與姐姐戴了，

然後起身開了鏡奩，取出那股舊的，也就戴在自己頭上。你道玉姿如何就肯捨得與了姐姐？原來他已貪蓄著一個見識。這蕙姿總然

便有十分伶俐，聰時一時，再也思想不到。正待拿起鏡子，看個釵兒端正，只見一個女侍忙來喚道：「蕙姿姐，老爺問你取那開後

面百花軒的鑰匙哩。」蕙姿連忙撇下鏡子，也忘記收拾了那半幅花箋，回身便走。玉姿見姐姐去了，微65微笑道：「姐姐，姐姐，
你卻會得提防著我，怎知又被我看破機關。想我前日的紈扇，分明有心走來藏過，你如今這幅花箋，我卻無意要他，這是現成落在

我的手中。如今也待我收拾過了，悄悄走到他房門首去，聽他再講些甚麼說話，可還記得這幅花箋兒起麼？」這玉姿就把花箋藏在

鏡奩裡，遂將房門鎖上，展著金蓮，即便匆匆前去。有詩為證： 
　　天理循環自古言，只因紈扇復花箋。

　　爭如兩下成和局，各把胸襟放坦然。 
　　說這杜開先別了韓相國回來，見了翰林，便把題那長春四景，韓相國款待慇懃的話，先說一遍，然後再談及百花軒一事。杜翰

林欣然道：「萼兒，既有韓相國有這片美情，實是難得。卻有兩件，那清霞觀中李道士承他讓房好意，如何可拂了他？那康公子初

與你同窗，如何就好撇他？」杜開先道：「那康公子，孩兒也曾與韓相國談及，相國欣然應允。說印原是同僚之子，至今尚然通家

往來，卻也無甚見嫌，明日就請他與孩兒同做一處。再者，那清霞觀中李老師那裡，待孩兒打點些謝儀，親自送去，辭謝了他就

是。」杜翰林道：「這個講得極是。萼兒，那韓相國這樣老先生，交結了他，大有利益。我與你講，康公子是個沒正經的人，倘到

那裡，早晚間言語笑談，務要收斂幾分。大家要盡個規矩，不比清霞觀中，可像得自己放蕩也。」杜開先道：「這卻不須爹爹叮

囑，孩兒自然小心在意。」翰林道：「萼兒，你還是幾時往清霞觀去，收拾回來？」杜開先道：「孩兒讀書之興甚濃，豈可延遲日

子？明日就要到清霞觀去，辭了李老師，順便邀了康75公子，一同回來。略待兩三日，他那裡灑掃停當，便好打點齊去。翰林道：
「既如此，你明日要行路，可早早進去安息會兒吧。」杜開先便應聲進去，見了夫人，又備細計議一番。那夫人也老大歡喜。

　　次日帶了聾子，徑到鳳凰山清霞觀裡。那康汝平聽得杜開先到了，連忙出來相見，道：「杜兄，前日何所見而去，今日何所聞

而來？往返匆匆，其意安在？」杜開先就把韓相國請題長春壽軸，相借百花軒，要請他同去的話，從頭備說。康汝平大喜道：「杜

兄，這個機會我和你卻是求之不得的。如今那老頭兒既有這條門路，正好挨身進去，慢慢的覷個動靜，那時，不怕那兩個女子不落

在我們手裡了。」杜開先道：「康兄，雖如此說，這件事又是造次不得的。明白倘被相國知覺些影響，我們體面上不好看還不打

緊，可不斷送了那兩個女子？只可到那裡做些閒暇工夫，不著覓味聞香，從天吩咐而已。」康汝平笑道：「杜兄，這些都是閒話。

到了那裡，你看決不要用一些工夫，自然得之垂手。我和你就此把書箱收拾起來，再去與李老師作別一聲，趁早便好進城則個。」

兩人當下把書囊收拾齊整。

　　原來那李道士得知他二人要去，連忙走來相問道：「二位相公到此，至今未及兩個月日，小道正欲慢慢求教一二，倏爾又整行

裝，令人虔留莫及。其中不識何意？」杜開先就把韓相國迎到百花軒一節，對他明說，然後取出謝儀禮物，當面酬送。那李道士看

了，卻像一個要收又不要收的光景，只得推卻道：「多承二位相公盛賜，小道謹領了這兩柄金扇，其餘禮物並這銀子，一些也不敢

再受。」杜開先笑道：「莫非老師嫌薄了些麼？」李道士道：「阿呀，杜相公是這樣說，難道畢竟要小道收下的意思麼？」杜開先

便撳在他袖裡。這李道士其實著得，便把手來按在，連忙向他二人深深唱了幾個大喏，道：「二位相公，小道袖裡雖是勉強收下，

心裡卻不過意。若早吩咐一聲，便好整治一味兒，與二位餞別一餞別才是。」康汝平笑道：「少不得日後還要來探望老師，那時再

領情吧。」李道士道：「如此二位相公倘得稍閒，千萬同來走走。」正說之間，那聾子共康家小廝，每人擔了一肩行李，走將出來

道：「大相公，我們行李擔重，趁早還有便船，好搭了去。」杜開先與康汝平兩個，遂向李道士揖別。那李道士叫了幾聲「褻

慢」，親自送出觀門。

　　他兩個別了李道士，一路上談談笑笑，不多時，早到渡邊。就下了便船，趁著風，約莫一個時辰，又到西水灘頭。上得岸來，

還有丈把日色，慢慢走進城中，向大街路口各人別去。

　　過得兩三個日子，韓相國差人向杜、康兩家再三迎接。杜開先便去邀了康汝平，揀了好日，一同徑到韓相國百花軒去。相國見

他兩個肯來，滿心歡喜，就令開了後門，一應來往，俱從同春巷裡出入。真個光陰捻指，他兩人到了個半把月，雖為讀書而來，卻

不曾把書讀著一句，終日行思坐想，役夢勞魂，心心念念，各人想著一個，並不得一些影響。那康汝平，也是個色上做工夫的主

顧，倒是住遠，還好撇得下這條肚腸，你說就在這裡，止隔得兩重牆壁，只落得眼巴巴望著，意懸懸想著，怎能夠一個花朵般的走

到跟前，那裡熬得過。幾番燈下與杜開先商量，要做些鑽穴逾牆的光景。杜開先每每苦止住他。這也是泥人勸土人的說話。你道這

杜開先可是沒有這點念頭的麼？心裡還比康汝平想得殷切。到底他還乖巧，口兒裡再不說合，心兒裡卻嫌著兩副烏珠怎麼下得手。

　　原來這蕙姿與玉姿姊妹兩個，也沒一日不想在那百花軒裡，那個意兒各自打點已久。只是夜夜朝朝，同行共伴，你又提防著

我，我又提防著你，所以也把個日子延捱過了。一日，韓相國突然患起痰火症來，著他姊妹二人在房早晚伏侍。這也是相國愛惜他

們的意思，恐怕忒甚辛苦壞了，把日間上半日派與蕙姿，下半日派與玉姿，夜來也是日間一樣派法。他姊妹二人不憚艱辛，緊緊在

房中伏侍了五六個晝夜。不想他兩個各早懷了一片私心，都要趁著這個空閒機會，悄悄的開了內門，到百花軒裡完一完心事。


	開放文學 -- 風花雪月 -- 鼓掌絕塵 第五回 難遮掩識破巧機關　怎提防漏泄春消息

